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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龙县打凼村五十六棵清一色的古树
中，我是一棵名副其实的树王。

凡是来打凼村旅游观光的人，只要看到了
我，都会围着我转圈圈，一边夸赞我高大茂
盛，一边夸赞我身体粗壮，还一边问我叫什么
树、年龄有多大、身高有多少，还有心细的人
会不停地缠着我，问我生长的故事，给村民们
带来了哪些好处，知道村民们的哪些秘密。问
的人多了，我自己都有点烦言，今儿个我趁自
己心情好，就把自己的秘密和盘托出，以飨那
些好奇心极强的游人。

你要问我生长于哪一年，我说出来你可别
不信，我出生于1887年，那时还是清朝，当时
在位的皇帝叫光绪，也就是光绪十三年，掐指
一算，今年有130多岁了。

说到岁数，又有人问我出生的经历。关于
出生是说来话长，我的那些老朋友们从江西、
太原迁徙到打凼村后，一看这儿山岭连绵、山
体庞大、山水形态奇特迥异，有着山青、水
秀、洞奇、石美的好风光。老族长一见这儿风
景独特，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于是停下了脚
步，靠山依水建起了土墙茅舍，从此安居在此。

有一天，老族长走出村外，路遇一位白发
老人，白发老者问，你是何人，哪个村。老族
长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自己来自哪个村庄 ，
只好尴尬地说自己来自东南哪条山沟沟。白发
老者便讥笑说，那就是一条荒蛮的野山沟。稍
通文墨的族长回到村子后，念念不忘村名一
事，有一天在喝了两碗米酒之后，沿着弯弯河
走了一圈，一个简洁响亮的“打凼”二字脱口
而出，一个充满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村名从此成
为我们村的村名。

肯定有人要问，为什么取“打凼”二字？
那是因为“打”是我们的布依语，意思是临水
的山寨，你看我们这儿群山环抱，青山如黛 ，
溪水环绕，是真正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然而在如此美丽富饶的地方，在落脚之
初，先民们过得并不太平，不是王家老爹生病
撒手人寰，就是肖石匠采草药坠崖而亡；不是
王老三家一儿一女先后患病发高烧烧成聋哑
人，就是肖老四家的儿子在山上放羊遭狼袭
击。就连老族长一家人也未能幸免，连走背
运，连遭打击。老族长在又一年的春天，在自
家门前的河堤边栽下了包括我在内的六棵重阳
树。村民们对老族长在门前河堤边栽重阳树并
不理解，认为栽树没用，重阳树又不是菩提
树，不防灾也不避祸，不遮雨也不挡风。对于
村民们的想法和看法，老族长一笑置之，他知
道只有时间才能解决疑惑。我们更是看在眼
里，觉得不能辜负了老族长的希望，一个个借

助肥沃的土地拼足了劲疯长。几年下来，我们
的身体就高过了族长家的房檐，再过两年高过
了老族长家的屋脊，我们茂盛的叶片，如伞一
样撑在老族长家的门前，夏天给老族长家撑出
一片荫凉。

又一年，一位老先生路过老族长家门前，看
了我们六兄妹笔直粗壮的身体 ，华盖一般的枝
叶，情不自禁地连连夸赞房子的主人有眼光。现
在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们可是高贵的树种。我
们不仅身姿优美 ，枝繁叶茂、冠如伞盖 ，夏可遮
阳，挡风避雨，而且花叶鲜艳，花色淡绿，到了秋
天，树叶会自动转红，每当阳光普照时，便会发出
夺目的光彩，是天然的风景树。另外，我们不仅
具备坚韧的品性、抗风耐湿，而且生长快速，被喻
为庭荫和行道最优良的树种。

我们不仅仅极具观赏价值，我们还有药用
和食用价值，就连根、叶也可入药，种子的含
油量约30%，油有香味，可以食用，也可做润滑
油，而且木质坚硬，是不可多得的建筑用材。

我们的好处一旦被村民们认知，村民们开
始效仿老族长，纷纷在自家门前栽种重阳树 ，
少则两棵，多则十棵，几年间我们的队伍从村
头摆到了村尾，蔚为壮观。

自此以后，村民们把我们当作心中的神
树，把我们当神一样来保护敬奉。从此，我们
也像看家护院的兵丁，守卫着打凼村的乡亲们
平安顺和。

为了很好地保护我们，防止乱砍滥伐，老
族长还定下了保护我们的铁律，如果有人胆敢
在我们身上动斧动锯，将重重惩罚。虽有保护
我们的铁律，可也有为了小利而胆敢越规的
人。村西头就有一个爱赌的二楞货王小二，一
日又赌输，无钱付赌，便将门前一棵高约八米
的重阳树作为赌资赔给了对方。事发后，族人
按先人定下的规矩，罚他交出一头大肥猪，宰
杀后供全村人享用。

于是又有人问我，你既然是树王，一定见
证了打凼村人很多的事情。那是自然的，我能
活到这么大的岁数，成为树王更是不容易，经
历了多少风雨和灾害，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 ，
那可是数不胜数。

先说我们成长过程中遇险的经历，那是我
们刚刚成年，时值清朝的末期，村子里的自然
灾害也像当时江河日下的国运一样。又一年春
耕播种，正值春忙插秧季节，有一天，天空突
然乌云翻滚，几声炸雷爆响，霹雳闪电划过 ，
如豆的雨点倾盆而下，这场大雨一连整整下了
十天，从打凼村穿村而过的弯弯河洪水狂奔 ，
冲毁了庄稼，冲毁了临河的房屋，就连老族长
在村头栽下的 7棵重阳树也被洪水冲走了 5棵，

仅剩下两棵，要是没有树在弯弯河上游阻挡洪
水，弯弯河就会改道，我们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洪水这个不讲情面的野兽，在我们打凼村
是时有发生，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次大的洪
水。说了远的，现在说最近的一次，2022年就
发了一次大洪水，这场洪水来势凶猛，让人猝
不及防，不仅农田被淹，而且架在弯弯河上的
拱桥也被洪水淹没。村东头绿化地上生长的几
棵已长出拳头粗的重阳树遭遇厄运，被洪水连
根拔起，卷入下游。作为树王，我可是伤心了
好几天，那可是我的子孙后代。在山上山下 ，
河谷平地，无不都是我的果实被风吹到那片肥
沃的土地上生长出的树苗。可见，一百多年
来，打凼村至今健在的 56 棵重阳树是多么不
易，都经历了天灾和岁月的考验。我们能旺盛
地长到今天，除了我们顽强的生命力，还离不
开村民们一代代人精心呵护。

每一次洪水过后，村民们在加固河堤的同
时，还为我们守卫在河边被洪水冲刷露出根须
的兄弟姐妹们用石头水泥修建防护圈，一来保
土保墒防干旱，二来可以防洪水淘空根基。

老乡们真心爱护我们，我们也不愧对每一
户乡民。如今打凼村之所以有名，除了这儿天
生丽质风景如画，游人们进村来，看山看水、
对唱山歌，吃乡亲们的手抓饭菜，其中有不少
人还是为了一睹我们的风采。因为，我们就是
历史长河中的活化树，就是打凼村山乡巨变的
见证者。

说实话，我们之所以被游人称之为绿色的
风景线，充满象征的吉祥树、幸福树、健康
树、长寿树，还是在于我们就是打凼村过去和
未来的见证者。前来观光赏景的人多了，村里
便有了旅游项目收入，到了年底，每家每户每
年可分红几万元咧。

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关于我们重阳树个
人的私密。常有青年男女站在我们的身旁，仰
着头问我，重阳树有无公树母树之分，我的兄
妹们听后，都会发出哗哗的笑声。我以老祖母
的身份实话相告，我这个树王就是打凼村所有
重阳树的老祖母，我开的花最多，结下的果实
也最多，培育的子孙也最多。在我们打凼村 ，
男女恋爱对山歌相亲相爱充满了浪漫，人丁兴
旺家族兴旺，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的长寿
者从村头到村尾比比皆是。

在青山秀美、绿水长流、歌声飘扬的打凼
村，我们重阳树是风景树，更是摇钱树，村民
们把我们始终当作供奉在庙里的菩萨一般，他
们一直深信，拥有了我们五十六棵古老的重阳
树，打凼村民们就会拥有无限的美好未来，就
会有永远唱不尽的甜蜜山歌。

春节记忆

■ 张晓华

突然接到堂弟从家乡打来的电话，他
在电话里邀请我今年回去过春节。堂弟的
电话，又唤醒了我脑海中有关家乡春节的
诸多美好回忆。

我的家乡是一个名叫西南的苗族村
寨，坐落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境内 828 县道
边，交通方便，民族风情浓郁，入选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

家乡把春节称为大年。每逢春节，家
庭成员哪怕远隔千山万水，都要赶回家团
聚。年夜饭开始前，先进行系列祭祀活动，
既祭祖宗，也敬神灵。祭过祖宗，还要把祭
品端到牛圈祭牛和劳动工具，再到田边祭
田。祭牛苗语称“祭辽”，即把米酒淋在牛
的鼻子上，用手轻轻抚摸牛头，表示对它一
年来辛勤耕作的慰问和感谢。祭田苗语称

“祭烈”，各家各户带祭品和一小撮牛粪或
三棵茅草，到自家的稻田去祭供，烧香烧
纸，把牛粪撒在田里，说一些吉利的祝福
语，表示感恩土地。

家乡的年夜饭一般比较晚，天黑之后
才正式开始。就餐时，全家男女老少全部
围桌而坐，由席间长辈先说一两句祝福语，
大家才开始举杯动筷，食用的全是自家饲
养的畜禽和自烤的米酒。

吃完年夜饭，孩子们围坐在火坑边听
长辈讲故事或侃奇闻逸事，一起陪传说中
的善神——“年公”守夜。而年轻的父母则
忙着在厨房里煮“冻鱼”。“冻鱼”是家乡苗
族群众钟爱的特色菜，春节待客必备的佳
肴。“冻鱼”必须用稻田鱼煮。人们先把米
酸汤煮沸，用菜刀在鱼鳃附近割开一道小
口子，小心把苦胆取出，将鱼放进锅里与白
菜、豆腐等一起煮，再放入少许橘子皮、生
姜、野葱等佐料，然后连锅端置放于通风处
冷冻，次日就成了“冻鱼”。这道菜吃起来
清凉爽口，味美无穷，是次日招待房族兄弟
喝“转转酒”的上等佳肴。

除夕夜很多人通宵守夜，他们都想在
大年初一争抢新年的第一个“彩头”。凌
晨鸡叫头遍时，小姑娘们拿着木梳到大门
口梳头，希望来年头发长得又长又黑；小
男孩们则站立在大门门槛上，撑开手掌紧
贴脑门往上比高，期盼将来长得又高又
帅；年轻姑娘媳妇则挑着水桶，前往寨边
的水井争抢“喜鹊水”，讲究第一个把

“喜鹊水”挑回家，并洒在自家的猪牛圈
和鸡鸭圈里，祈求来年全家一定会万事大
吉，畜禽满圈。

家乡春节文化丰富多彩。天色微明，新
年第一天的各项重要活动就依次开始了。

首先登场的是“登仰”。“登仰”是苗语
音译，即喝“转转酒”。整个房族的兄弟亲

人集中在一起，挨家挨户轮流喝酒，互祝平
安吉祥。“转转酒”从初一喝到十五，每位房
族兄弟家都要到，否则就有瞧不起人之嫌
疑。每到一家，众兄弟围坐火塘喝米酒，聊
工作见闻，谈子女教育心得，话题无所不
包。说到高兴事大家同声欢笑，谈及失意
经历大家陪同叹息。

在男士开始喝“转转酒”的时候，寨上
的年轻姑娘及媳妇们早早吃了早饭，身穿
盛装，携带竹罩笆篓等抓鱼工具，成群结队
到邻近寨子的水田去罩鱼。水田所属寨子
的男孩们，也成群结队前来观看罩鱼，在一
旁吹木叶唱飞歌，向姑娘们示爱。不论姑
娘们到谁家的田里，田主人都不会阻拦，他
们一般象征性地朝罩鱼妇女方向抛撒稀
泥，乞求她们少罩一点，留老母鱼做种。

罩鱼结束后，附近寨子的小伙子，已早
早聚集在姑娘们返程必经的路口上，等姑
娘们一到，他们立即围上去，“抢夺”她们的
鱼和工具，热情邀请姑娘们到他们寨子去

“打平伙”（聚餐）。20世纪 90年代初，一到
春节我们寨子的年轻姑娘出去罩鱼，当晚
被隔壁寨子的小伙子们邀请去“打平伙”。
两天后，我们寨子宰杀一头肥猪，回邀对方
前来喝酒唱歌。那次我正好回乡探亲，有
幸参加回请晚宴。苗族地区寨与寨之间亲
如一家的关系，在类似民间活动中体现得
淋漓尽致。

从大年初二开始，一些年轻小伙子梳
妆打扮，结伴走出寨子，开始了春节“游仰”
之旅。“游仰”是苗语音译，即年轻小伙子三
五成群，结伴到别的寨子去找年轻姑娘谈
情说爱。每个苗寨都设有一至几个“游方
场”，专供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春节白天谈
情说爱。“游方”是苗语音译，即谈恋爱之
意。每到一地，小伙子们先在“游方场”上
或吹木叶或吹哨子或唱飞歌，向寨子上的
姑娘们发出信号。姑娘们听到信号后，身
穿盛装，三五成群陆续过来。不论认识与
否，她们都会留下来与小伙子们对唱情歌，
甚至还悄悄从家里带糍粑过来烧了给大家
一起吃。大家从不熟悉到慢慢熟悉，甚至
成为难舍难分的恋人。到了晚上，小伙子
们若有亲戚就去亲戚家投宿，没有亲戚就
跟随任意一位姑娘去她家食宿。小伙子在

“游仰”时若遇到合意的对象，要么择日托
人上门提亲，要么直接和姑娘恋爱。“游仰”
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五，小伙子们才依依不
舍踏上归途。

堂弟还在电话里说，今年春节期间，
村里还要举行姑妈回娘家活动，200多位
已嫁出去的姊妹要回来一起过年。哎呀，
到时不仅能再次好好品味家乡的年味，还
能与那些久违的姐妹叙叙旧，那再好不过
了！

打凼村的巨变

钟法权：出版
小说集《行走的声
音》《脸谱》，长篇
小 说《浴 火》《重
生》，长篇报告文
学《张富清传》《雪
莲花开》《硝烟中
的 号 角》等 十 余
部。曾获鲁迅文
学奖、全军新作品
一等奖、冰心散文
奖、柳青文学奖。

修磨子 过新年
■ 胡启涌

腊月的风在山里任性奔跑，乌桕树、
枫树、柿树的叶子已被一片不剩地卷走，
只留下一树树枝条在风中缴械般举着。
风没有打算收敛自己的得意，又蹿进密
匝匝的竹林里，把竹叶弄得“哗哗”直响，
继续宣告它在冬天的绝对话语权。

满地的霜已让四野披白，瓦房上的
排排瓦垄，道道瓦沟，像一块叠着一块
的玉片铺在屋顶。浓霜将枯草包裹成晶
亮的琥珀，精致透明，随意四放。园里
的白菜，就是一群体态丰腴的女人，分
别披着白色的纱巾，挤在一起悄悄说着
各自的心事。父亲没时间搭理这些，双
手插袖踩着一地的霜往山外走去。父亲
走得很急，大口大口的热气升腾而起，
让他的背影在白色的天地间显得更是突
兀，“吱咯吱咯”的脚步声，让山里添
了几分空旷。翻过山坳口，父亲由一粒
黑点完全消失在远方，只有一行大码鞋
样实实地印在霜地上。我笃定认为，父
亲心里一定装着“人迹板桥霜”的诗
句，不然不会选择一地霜白的早晨，独
自一人去山外。

母亲告诉我，腊月到了要用石磨推
面磨浆，准备过年的食物，父亲去山外请
石匠师傅来修修磨子。中午时分，满地
的霜已被太阳收拾得干干净净，天气暖
和了许多。父亲与石匠师傅有说有笑地
回来了，父亲背着一个磨得锃亮的小背
篼，里面装着修磨子的工具，师傅则背着
手，俨然一副大师出山的神态。师傅进
屋刚坐下，母亲便端上了一碗热茶，师傅
伸出粗糙的双手接过茶碗，他长期手握
农具干活，双手僵固成了半握状已无法
伸平。进了腊月师傅忙着四处修磨子，
东家请西家喊，好长时间没有打理自己
了，嘴唇刚刚触及碗沿，长长的胡须毫不
客气地伸进茶水里，与主人分享起来。

吃罢午饭，父亲带着师傅来到磨
房，将磨架上的磨盘卸下，仰放在两根
并排的板凳上。师傅从背篼里拿出两根
铁錾子和一把铁手锤，有序地摆放在磨
盘上，然后系上一条帆布围裙，用手抚
了抚磨齿说：“磨齿都快磨平了，再不
修就不能用了。”“是啊。”父亲给师傅
递上一支香烟，接着划燃火柴点上。师
傅把香烟叼在嘴角从容地吸着，拿上一
根尺许长的平口錾子，用刃面斜靠在磨
齿的一端，手锤轻落在平錾的首端，一
锤接着一锤，一声接着一声，平錾顺着
齿路往前撵，细碎的小石块纷纷飞溅，
白色的粉尘随着弥漫开去，不一会儿，
粉尘完全遮住了师傅的面部。他只好闭

上双眼，凭着熟稔的手法不停地敲打铁
錾，平錾在他手中毫厘不差地顺着齿路
破石前撵，每一道齿路的斜度和深度是
不容置疑的一致。

一阵忙碌后，师傅停下了手中的活
儿，他的双手、须发、脸上，衣服全蒙
上了一层白色的粉尘，只有一对眼睛骨
碌碌地转着。他站起身来，用手拍去身
上的石屑与粉尘，父亲连忙拿上一块
布，帮着师傅掸拍粉尘，嘴里不停地
说：“师傅累了，师傅累了。”师傅洗了
一把脸后，满上一碗茶水大大地喝了一
口，仰着脖子“噜噜噜”地漱起口来，
咕嘟几下后狂吐一口喷洒在地。师傅又
回到磨盘前落座凳上，换上一根尖口錾
子，细心清理着每一道齿路。这是一道
细活儿，不得有半点马虎，师傅弯下身
子，一张皱如核桃的脸几乎贴在了磨盘
上，与道道齿路交织一起，满目的沧桑
让我无法分清彼此。师傅轻敲着手中的
尖錾清理齿路，师傅还大口吹去齿路中
的粉尘，吹不动的就用手小心掏去。整
个流程利索、流畅，道道齿路就像工笔
画家笔下的线条，清晰而传神。

大半天的功夫，石磨的上盘与下盘
都修凿好了，细而深的齿路有序地排列
着，像两个巨大的齿轮，随时等着上阵
运行。父亲没有闲着，找来一截质地挺
硬的木棍，用斧头反复打磨后，稳稳地
楔在石磨正中的凹孔里，将石磨的上盘
与下盘连在一起，妥妥地放在磨架上。
石磨上盘嵌有一个木柄，柄端有孔是安
放“丁”字形推磨杆用的。父亲往孔里
扣上推磨杆后，正准备试推一下，师傅
连忙阻止：“千万不要推空磨子，会伤
了新修的磨齿。”母亲听后，从屋里端
来一碗玉米粒，满满地抓上一把放在磨
眼里，父亲就迫不及待推起来，只见磨
盘飞转，玉米面从磨缝间欢快迸出。母
亲从磨槽里拎起少许玉米面，用两个指
头轻轻一捏，满脸悦色地说：“师傅好
手艺，磨的面真细。”师傅没有在乎母
亲的夸赞，慢吞吞地将工具放回背篼
里，然后倒上一碗茶水放在石磨上，恭
恭敬敬地鞠上一躬。是啊，石磨虽小，
却操心着一家人的饮食，已足够让我们
敬畏一生，一场仪式是必不可少的。父
母也满怀虔诚地站着，与师傅一起对着
石磨频频致敬。

修好石磨就过年，一架石磨就是山
里人家的全部烟火，喂养着朝来暮去的
日子。新春姗姗临近，山里人家就开始
围着石磨推浆磨面，忙乎不停，让新年
的餐桌变得格外丰富起来，春节时光也
陡然生动而充满喜气。

节气是浅浅的乡愁
■ 杨秀廷

时间是有故事的，那些故事生长在节气的枝叶间，农
人的劳作，作物的繁衍，让时间的流淌充满了生命意趣与
质感。

节气里藏着时间的秘密，也生长着乡愁。在黔湘边界
清水江畔我的家乡，老辈人常说，节气是农历这条长长藤
蔓上开着的一串串花朵，结下的一个个果子。

我的童年是和大自然相伴成长的，除了上学，就是进
山砍柴，放牛，打猪菜，还不懂得去关心风动雨落花开鸟
鸣，更不理解大自然“禾花开来养得老，棉花开来遮得
郎”等等妙处。我只知道冬天冷，是因为衣裳单薄，夏天
热，我们每天都去村前的小河里泡一会。慢慢长大，参与
到种菜、积肥、栽秧、收割、挖渠、开荒等农事活动，学
着如何在节气里跟土地讨生活。加上农谚的浸润，如“正
月栽竹，二月栽木”“清明下早种，谷雨撒迟秧”“白露后
捡核桃，霜降前挖红苕”等等，不断增进我对节气与农事
的感情，一颗节气的种子悄然播撒在我的心里，随着年岁
增长，萌芽，抽枝，拔节。

节气不断调动着我对于时间的感受力。那些抽象而遥
远的光阴故事，在节气鲜活的轮回中，慢慢变换为草木、
花朵、谷物、流水、雾岚、山风、月夜等等这些大自然的
语言，在我成长的路途上传递信息。我在乡村经验中获得
了丰厚的滋养，慢慢学会从乡村、农事、节气里发现和感
受生活的美好。人到中年，内心慢慢沉静。有时夜里读书
倦了，闭目回味某个节气熟悉而遥远的气息，仿佛听见时
间的脚步声从身边走过，心里自然充满了丰盈的感动。

二十四节气，滥觞于春秋，确立于秦汉。二十四节气
很短，在人类诞生和繁衍这棵大树上，二十四节气只是枝
头鲜嫩的那一芽新叶；二十四节气又很长，长得让十五天
一遇见、一年一轮回的相逢里，充满了无限新鲜和陌生的
气息。在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进程中，人们从日月星辰
之变，气候冷暖、物候消长的变化，感受时间，逐步构建
起农耕秩序、生活美学与自然哲学，又在时空的顿悟中，
觉察生命的意义。

时间不动声色，节气却是有色彩有温度的。“花木管时
令，鸟鸣报农时”，这是大地鲜活的语言和独特的表达方
式。节气“无形”而“有格”，比如，“春分”“秋分”“夏
至”“冬至”，反映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中和”之美，达
成了天人合一的美学建构；又如，“惊蛰”“芒种”“白露”

“霜降”，在物候动态立体的呈现中，“新变”之美渐进而深
入，给无限延展的时空、承沐雨水和汗水的大地以及农耕
族群留下擦肩而过却可以轮回的美。花开鸟鸣，万物萌
生，都是一个个蓬勃的生命体，有自己的律动和感情、生
气与活力。

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上，农业的根须延伸到哪里，二十
四节气就像阳光一样照到哪里。风在高处，也在低处，吹
拂了一季季庄稼，吹拂过一个个村庄。雨，有的季节激情
沛然，有的季节时隐时现。而阳光，总是热情地照耀着大
地。这些大地上的化妆师，让节气丰润、繁复、多姿多
彩。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乡村农事的习俗中，找寻到节
气在岁月流逝中的回声和投影。

大自然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每一个节气都值得赞
美，因为节气本身被岁月赋予了美的神迹，底气充沛，由
时间的低处出发，执着行进，再从年轮的高处折返出发之
地，节气在时间的深处，照亮我们凡俗的生活。跟着节气
走，感知风土、气韵、情感、境界。

时间的抒情色彩，缤纷于节气。节气是时间在农历的
轨迹上运行的产物，物候语汇，自然节律，被时间赋予了
意义与张力。节气这部大书，让人们读到了凡夫俗子的安
生与立命，也读到了纷扰人间的世道与人心。大自然在节
气轮回中孕育一茬茬希望，农事的嫩芽和生命的情怀总能
找到萌生的苗床，鲜活的生命跃动与永恒的向往，生生不
息。即如爱与美，就算遥远得像梦一般，却并非无路可寻。

节气是浅浅的乡愁，不息如缕，凝聚时光和记忆。一
个个节气，带着一茬茬庄稼，穿过漫长的岁月，汇成一条
澎湃在时光里的乡愁之河，流淌到今天。

名家档案

尘土无因到上方，亭林风日净年光。
轻烟作阵扶杨柳，细雨如丝浴海棠。
忽听鸟吟天籁发，更闻禅语竹风凉。
桃花作饭终须悟，曲几何因著漫郎。

钟法权


